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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支玲琳《解放日报》观点版记者 评论员：刘芳《解

放日报》观点版主编 李光一《解放日报》资深记者 [话题背

景] 今年上海地区考研报名人数首次出现下降，缺考人数大幅

上升，达20%。“考研热”在2007年出现明显降温。 目的：

通过实现思想、观点的专业化生产，强化报业集团内容整合

力，用思想和内容打造集团的又一核心竞争力。 内容：关注

百姓关注，聚焦社会聚焦，思考大众思考，以思想性、观点

性为特色。 产品：包括视频、声音、文字等。 考研，从光荣

到逃避 刘芳：十年前我选择考研有很多个人原因，在那个时

候，考研还没有形成潮流，我们班里当初40个人，只有不

到10个人去考研。我当时觉得这是一种荣誉，能够成为一位

硕士的话，我父母会感到自豪，朋友会敬仰我。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马上要工作了，但我好像还没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工

作，对就业有恐惧。那时我学的是国际贸易，1997年毕业时

，国家外贸行业非常好，但我对这方面工作没感觉，觉得应

该多读几年书，寻找人生方向，所以就选择考研。但这过程

中，有一点不同，以前纯粹是虚荣心在作怪，考研却确立了

我人生方向，我对学术产生了兴趣，才有了后来从事研究型

工作的志向。 支玲琳：10年前，很多人觉得考研是很光荣的

事。我2003年大学毕业，也有很多同学选择继续读研，但很

少有人是为了寻找人生方向，更多的是迫于就业压力，盲目

考研。读出来后，很多人发现，他们并没有因为研究生身份



在人才市场上得到更多机会。研究生越来越不值钱，这是很

多人的感觉。 刘芳：前些年有些职业的调查显示，研究生岗

位薪资比本科生高出一大截，在那样的价差下，很多人才涌

入考研队伍。 支玲琳：李老师在解放日报工作这么多年，也

带过很多学生。现在有种说法，要论就业素质、工作上手，

研究生可能还不如本科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光一：

这不能绝对。应该说念书和不念书的确不一样，但要说书念

得多的人，一定会胜出，那也不一定。在我印象中，解放日

报在文革前，也算员工平均学历比较高的单位。记得当时研

究生只有一两位，且都是历史系的。 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很短

时间内，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化。现在的研究

生给人感觉是“批量生产”。目前，考研变成了就业缓冲期

，这与就业形势有关，很多朋友考研甚至考博也不一定是想

做学术研究。所以，中国的教育陷入了怪圈，总的感觉比以

前好很多，但拿不出公认的顶尖人物，特别是有国际影响的

学术领袖。这么多年，培养了这么多硕士、博士，找一两个

标杆性的人物，估计还是有的，但整个社会的崇敬度在下降

，因此，考研从热到冷，未必是坏现象。 刘芳：我看现在大

多数的评论认为这是理性的回归。 支玲琳：我采访过中科院

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他很感慨，说现在很难找到好

的学生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我们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究竟能做

什么？几年前有本书很出名《大学有问题》，现在这个问题

通过研究生报考“降温”更突出了。 氛围浮躁，大学还能学

到什么 刘芳：国内的大学，尤其是一些二三流学校，学术氛

围比较差，特别是考博。我看到一些现象是，招不招你，纯

粹看你是不是有利用价值，如法学教授做法律方面的业务，



如果你有这样的业务资源，我就招你，还有一个是看你能不

能帮他接课题，如果不做课题干嘛招你？ 支玲琳：成了廉价

劳动力。 刘芳：对，进门之后，感觉就像旧社会的师徒关系

，徒弟给师父打工。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学风整体走下坡

路，对于学术的追求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课题有多少，经

费有多少以及社会关系有多少，影响力有多大。 支玲琳：我

们看到一些极端的报道，研究生一年只能见导师一两次面，

联络都是通过E-MAIL。其实本科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很多

大学生整天忙于考这样或那样的证，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学

习。在如此浮躁的氛围下，在大学还能学到什么？ 扩招让高

等教育走进大众 刘芳：其实中国教育在1999年出现拐点，当

时我们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国家希望

通过扩招刺激需求，所以有了大规模扩招。 我一直跟一些同

学讨论：扩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更主流的观点认为

，这不是件好事。高等教育扩招导致学校机构里出现以资本

来衡量教育成绩，还出现权力和教育的联盟，学校出现官僚

机构化趋势，这无疑都是坏现象。但扩招也有好的一面，通

过这波扩招，中国人念大学的比例得到大幅度提升，尽管教

育质量被稀释了，但很多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了。 支玲琳：高

等教育走进大众应该讲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要一分为二来

看。 刘芳：现在确实是一个拐点，我们要走向质量型的发展

道路。 社会缺少高尚理想 支玲琳：考研热降温，是一个反思

校正教育价值的好机会。前一阵，在韩国掀起一场针对假学

历的运动，韩国一位文化名流被查出学历造假。很多人就此

反思，像这样有能力的人，如果不是社会学历崇拜情结，何

必要伪造学历？假如有一天，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不是以学历



论能力，那才是真的进步。 刘芳：虽然对于考研的理性回归,

大多数人认为是个好现象，人们不再以学历论英雄了。但是

不是整个社会对于人的评价又从学历的标签转向另一个标签

？为什么很多人不再考研？是因为研究生不再值钱吗？如果

以钱作为衡量标准，这样的转向不值得庆幸。一些有志于读

书、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内心也非常挣扎，市场在

用货币来评价所有的人，当他周围所有人都以这些来衡量自

身价值时，他又怎能做到不随波逐流？ 刘芳：我把人分成两

类，有一类人会思考：我读书为了什么？是为了赚钱。另一

类人会说：我赚钱为了什么？为了有机会去读更多的书，去

更多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探询人类的本质。人的境界确

实可以分这两种。我们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工作和赚钱中

抬起头来仰望星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